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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重溫一眾名編劇的作品後，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推出
新節目「仲夏夢影：夏夢從藝六十五載誌慶」，放映十
三部由夏夢主演或監製的電影作品，讓觀眾一睹這位
「夢美人」艷壓群星的氣派，及其靈動多變的銀幕風
姿。
夏夢原名楊濛，十七歲開始從影，能歌擅舞，自小受

喜愛京戲的父母薰陶而酷愛戲曲。為了演好越劇電影
《三看御妹劉金定》（1962）和《金枝玉葉》
（1964），她特意到上海越劇院學習和鍛煉戲曲的身段
和功架。《三看御妹劉金定》講述巾幗英雄劉金定跟戶
部尚書之子封加進曲折動人的愛情故事。夏夢飾演的劉
金定，散發一種古典美人的嬌媚，戲中與父出征平寇，
又見英氣十足。而她在《金枝玉葉》則飾演嬌生慣養的
昇平公主，向唐皇代宗哭訴被夫婿郭曖責難，唐皇假意
定郭曖死罪，最終令兩口子和好如初。夏夢在戲中台型
和做手兼備，跟有「越劇界任劍輝」之稱的丁賽君演鬥
氣夫妻，既展示越劇的藝術造詣，又充分掌握電影調度
的靈活性，令劇情更富娛樂性。
夏夢擁有渾然天成的古裝氣質，深受導演、編劇喜

愛，除了以上兩齣作品外，她亦飾演金庸為其度身訂造
的劇本《絕代佳人》（1953）中的趙國美人如姬、《孽
海花》（1953）的不幸煙花女子等。
她亦參演過多部風格各異的作品，如《眼兒媚》
（1958）、《娘惹》（1952）、《關在屋子裏的人》
（1960） 、 《 日 出 》 （1956） 、 《 同 命 鴛 鴦 》
（1960）、《新寡》（1956）、《故園春夢》（1964）
等。
夏夢從影十七年，拍攝影片約四十部，是長城影業的

首席女演員。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她拍完《迎春花》
後退出影壇。八十年代初復出開辦青鳥影業，擔任電影
監製，其開山之作便是與許鞍華合作的《投奔怒海》
（1982）。此片用三年時間拍攝，最終收穫高票房及好
口碑。她監製的另一部影片《似水流年》（1984）亦好
評如潮，以含蓄恬淡的詩意和清新雋永的風格刻劃人物
之間微妙的情感騷動，追念美好回憶，抒發鄉土情懷，
加上當年梅艷芳又把電影同名主題曲唱得家傳戶曉，影
片最終獲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六個獎項。
以上提及的電影將於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日放

映，主辦方亦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在資料館電影院
設「夏夢銀幕形象」座談會，由羅卡和吳君玉主講，而
九月十九日的場次則設映後談，由蒲鋒主講。
此外，「仲夏花映紅──65載銀影夢」展覽亦將於八

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在資料館一樓大堂舉行，展示
夏夢主演的電影劇照及珍貴個人照片，並播放早年夏夢
的專訪及相關電影片段。

在歐洲影展圈略有名氣的王小帥，其新作《闖入者》
頗特別，以驚慄片來包裝他自己成長時身受其害的一段
傷痛歷史，那便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被大眾忽略的「三線
建設」。
原來在中蘇關係惡劣時期，中國恐防蘇聯開戰，於是

便把沿海大城市的重要軍工企業搬到陝甘寧山區，避免
蘇聯入侵破壞。這個搬遷行動影響千萬人，他們從熱鬧
城市搬到落後山區工作、居住，而王小帥便來自其中一
個受影響的家庭。
王家後來回到大城市，而他亦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畢

業後開始拍長片，製作了《十七歲的單車》和《青
紅》，講及「三線建設」所造成的傷痛。去年，他又推
出《闖入者》，繼續以該事件為題材，完成其「三線建
設」三部曲。
《闖入者》講眾多遷到貴州山區的人都想回歸城市，

而他們在爭奪有限名額時，相互攻擊、打小報告，連累
無辜人士。事隔多年，受害者的後人，千里迢迢來到北
京，誓要報仇。
歷史不能忘、也不應忘，遺憾的是《闖入者》所講的

悲劇，源於戶口搬遷制度，而那個制度至今仍處於改革
商討階段，仍未完善。
這些年來，中國悲慘文藝作品大家看過不少，都看到

有點麻木，而各位作者也深知情況，所以會以新鮮的手
法來處理悲慘題材，務求觀眾不會看得太心酸和覺得重
複。早前，張藝謀改編嚴歌苓的《陸犯焉識》為電影
《歸來》，以片中患了失憶症的鞏俐，來呈現文革的後
遺症，手法不落俗套。現在王小帥也一樣破舊立新，以
驚慄片來表達悲慘冤孽，借少年郎隔代尋仇，為父母報
復，他心中的憤怒怨恨可以想像。今天，王導演把戶口
搬遷制度這個老問題提出來，很具現實意義，因為千千
萬萬人在等待國家能完善這個落伍的制度。
在國產電影中，驚慄片一向罕見，王小帥這次拍《闖

入者》頗能掌握其技法。電話鈴聲不時響起，可是拿起
話筒，對方卻不說話，這的確具張力，之後，心事重重
的女主角在家門附近，失神間發現有少年郎呆站在遠處
凝望，欲上前了解，他卻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懸疑感
油然而生。
此電影能入圍第71屆威尼斯影展主競賽單元，當然不
僅因為它令觀眾看得心驚膽顫，而是它帶出中國六十年
代的社會和政治情況，而片中女主角一直內疚，有自我
救贖之心，這才是本片的重點。
憂心忡忡的女主角從頭到尾都想補償受害家庭，她能

吸引觀眾看下去，並追隨她遠赴貴州偏僻山區，來到當
年十分宏偉而今天已廢棄的工廠，探訪舊人，然後弄清
楚當年受自己所害的家庭今天向自己報復的理由。
救贖之心很重要，在歷史和社會罪惡事件搞清楚之

後，報仇者那方的故事便變得次要，交代與否也無關痛
癢。
看這部電影，不能忽略王小帥的用心，也不要把「三

線建設」與文革混為一談。

人的腦袋很細，但腦海的世界卻無邊無際。看《潛
行凶間》的時候，見識到如何將潛意識橫切為一層一
層的空間。其實這個概念源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日本
科幻小說《盜夢偵探》，小說其後畫成漫畫，再於
2006年改編成電影。兩齣電影同樣遊走於天馬行空的
夢境之中，開展有關潛意識的故事。今年Pixar同樣
以大腦為題，推出《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
看似是兒童版的《潛行凶間》，但原來深奧得多。
看到海報上五個線條簡單、造型又不特別討好的角
色，你可能會懷疑《玩轉腦朋友》會否得到小朋友喜
愛。看完之後，恍然大悟，這齣電影根本不是拍給小
朋友看，反而更適合長大了的我和你。
《玩轉腦朋友》將腦海內各種複雜抽象的奧秘具體
呈現，例如將記憶、性格、夢境和潛意識等形象化為
圓球、小島、電影片場和密室，又將不同情緒轉化為
五個性格鮮明的「腦朋友」。雖然腦海世界全屬虛
構，但由於每一段情節、每一件道具都牽連主角的情

緒起伏，自然不能胡亂發展。正因為這種連繫，觀眾
不時要思考情節背後的象徵意義。記得有一段，「腦
朋友」阿樂不慎混淆了「意見」和「真相」兩個箱子
內的貨物，卻換來童年的虛構玩伴乒乓淡然的一句
「這經常發生」，簡直當頭棒喝。另一段，乒乓跳下
火箭，消失在記憶之中，才能成全阿樂重掌腦海總
部。曾幾何時，我們都唱過「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
天空去」。如今呢？火箭放下了，但我們有走得更遠
嗎？從《衝天救兵》中仙境瀑布上的兩張空櫈，到
《玩轉腦朋友》中被遺下的乒乓，Pixar一再提醒我
們，放下從來都是一門藝術。電影亦不失調侃意味，
例如那chok到爆、開口埋口願意為愛而死的「男朋
友」，就展露了少女情懷的可笑。阿樂最終讓他得償
所願地殉情，更是幽默。而阿樂在開場和最後的兩
句：「都已經十一/十二歲，仲有咩事可以發生？」
同樣是一種諷刺，真心（膠）地告訴大家，過分樂觀
其實只是太傻太天真。相反看似百無一用的阿愁，才

是懂得最多的那個。的確，看看自古以來，幾多作家
藝術家哲學家自殺身亡，就知道懂得太多的人通常都
並不快樂。看懂了，就會明白這套卡通其實老練得
很。
放下童真還未夠，要成長就要學懂擁抱哀愁。是

的，沒有人喜歡哀愁，但同樣沒有人能拒絕哀愁。與
其奢望將「他」遺棄，不如想想如何與「他」共存。
或許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對的，有醜才有美，有哀
才有樂，有裂縫才有陽光。當我們學懂釀成一個個混
色的記憶球，認識每一種相對的價值，自然學懂觸摸
成長。雖然我和你都長大了，但我們永遠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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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洲山上》以澳門作背景，透
過少女曉曉的一夜

尋親，揭開精神病患家屬面對的種種問題及各人對家
庭的想像。關於精神病與家庭的電影並不少，但大多
借助角色之間強烈的矛盾及突如其來的轉折來鋪陳故
事，以營造張力。但《青洲山上》某程度而言是理
智、冷靜的，甚至帶點奇幻色彩，敍述故事的方式也
讓人想起村上春樹的小說《黑夜之後》。
「你知道，現在很多所謂的微電影，都很商業，有些

不那麼商業的，也是以電影為媒介，帶出一些信息，
這樣目的性太強了。」講家庭，必定要勵志溫暖，講
精神病，要正面積極，這樣的公式穩陣不會錯，但世
事從來不完美，觀眾可能看得熱淚盈眶，但走出戲院
面對現實，反而更難堪，「電影是可以很溫暖很有希
望，但我不想希望只建基在這些東西上面。」

家之記憶
張經緯鏡頭下的家庭有點殘酷，曉曉一家支離破
碎，父親走佬，兄長與女朋友在外面住，患有精神病
的母親終日吵鬧，在井字形、類似香港公屋的地方生
活着，其心境可想而知。一天，母親走了出去，為了
尋親，曉曉不得不去接觸這些關係淡泊的親人。「家
庭就是這樣，很多時可能家人之間很密切，但在你人
生的某個階段，你會發現原來家庭與自己想像的並不
一樣，你以為父親是這樣的人，但原來他不是，你以
為平常叫的叔叔是爸爸的弟弟，但許多年後發現並不
是這樣，每個家庭都會發生這種事，你要如何自
處？」
在張經緯眼中，家庭是由很多碎片拼湊而成的，所
以曉曉所謂的尋親就是把一片片家庭碎片拾起來，有
些未必是很想拾的，有些早已遺忘了。「史提芬．史
匹堡有部片叫《慕尼黑》，哇，大家回到家什麼事都
沒有，我不否認家庭可以這樣，所以到最後我極力營
造溫暖感。」曉曉一家人吃着早飯，外面下着大雨，
飯的蒸氣瀰漫整個屋子，冷冽中帶有一絲溫暖。
家庭不一定是荷里活式的打打鬧鬧、開開心心，也
可以像小津安二郎般，很多矛盾，卻不失溫暖。「這
也是為什麼小津安二郎會成為大師，很多人都想模仿
他，但始終拍不出那種簡樸，他的電影很簡單、很溫
暖，卻呈現出人性最醜惡的一面。」譬如《東京物
語》，這是小津最為人稱道的一部戲，幾個家庭成員
之間的心理矛盾讓人津津樂道，看似非常親密的家庭
關係，其實各懷鬼胎、各有想法，人性的醜陋在老母
親離世時盡現，即使是不離不棄的媳婦，也不是心甘
情願留下來，她最後亦向老爺坦承「想再嫁人」。
「現實就是這樣，但如果連那一點點的溫暖、那小
小的蒸氣都沒有的話，日子很難過下去。」

觀察兩城
每次拍戲，張經緯都花很多時間做資料搜集，《音
樂人生》、《一國雙城》是紀錄片固然要花很長時間
去追蹤，但像《青洲山上》這類劇情短片，他也絕不
馬虎，為了更能捕捉澳門的氣質，他更在澳門住了一
段時間，本來預算充裕，最後因為籌備、拍攝工作過
長，而變得捉襟見肘。即使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不
夠了解這個城市。「澳門和香港太相似了，如果我是
拍西藏的某個農村，那不困難，因為差距太大了，我
很容易就能掌握，但如果兩個地方差不多，就要花很
多時間來對比。」
在他的認知裡，澳門是一個單元人際關係的社會，
與香港的多元化很不一樣。澳門人出門繞一圈總會遇
到認識的人，因為城市小，所有親朋好友都住在同一
個小區裡，這也延伸到其他層面上，找工作必定是靠
關係，「它表面是一個大城市，內裡卻是一個鄉村，
有非常強烈的同鄉會感覺。」因而澳門除了娛樂業以
外，不會有第二個工業，因為人口太少，連最基本的
娛樂業也未必能支撐起來的時候，又如何發展其他事
業。「當澳門人說要發展電影工業什麼的，口號而
已，根本不可能。」這又衍生一個問題，他們太容易
賺錢了，隨便當個荷官都可以很高薪，更不會有人去
寫書、拍戲。
戲中飾演哥哥的楊偉權，便是最典型的澳門故事。

他有高學歷，在台灣世新大學畢業，一心投身電影行
業，滿懷理想回到澳門，發現除了賭場沒有其他選
擇。「他有心拍戲但又不能離開澳門，拍完我這部戲
後會到賭場拍影片，說到底還是離不開賭。」張經緯
坦承，住在澳門的那段日子很鬱悶，愈了解這個地方
愈覺得無奈，而且自己無法走進圈子裡。

做好本分
《青洲山上》主要由三個真實故事構成，其中一個

是患上精神病的太太從小住在青洲山，有一天，她帶
着他去那裡繞了一圈，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個
便是後母的故事，在試鏡時，他遇上了一個在賭場監
控房工作的女士，她很COOL，守口如瓶，關於自
己的工作一概都不透露。最後便是曉曉的故事，她在
尋找父親時遇上了連串迷離事件，被一眾吸毒分子拖
下水，剛巧又碰上警察查證，那群人將毒品放在椅子
上，一把拉着曉曉坐上去，警察看見女學生一臉無
知，沒有叫她站起來搜身。看似戲劇性的鋪排，實際
是他經社工轉介接觸到一個少女，當年她家裡販毒，
她便是以此逃過一劫。
本來他想多拍一點，但待在澳門太久了，自己有點

熬不下去，「我的理智告訴我夠了，還是早點回
家。」
做導演的，大多懷着理想，渴望有一天可以拍長

片、商業片，然而張經緯卻對於人人趨之若鶩的大
片，沒有很大的興趣。「我份人就是這樣，能夠做下
去就先做着，人的品性不一樣，你要我去拍九億、十
億票房的電影，我做不到啊。」內地電影觀眾主要以
青少年為主，像《青洲山上》這樣的戲，他們未必喜
歡，「我有信心可以跟二三十歲的觀眾溝通，他們也
能夠理解我在做什麼，但要我跟再小的觀眾溝通，我
未必做到。」張經緯從來都很實在，小時候不玩玩
具，家裡一件玩具都沒有，不是家裡不買給他，而是
他不感興趣，「你見郭子健成日玩模型，他跟我說這
些，我沒什麼異議，只是不太理解而已，正如有些人
也不太明白我為什麼拍這些電影一樣。」
他深諳自己的能耐，與其為了討好普羅大眾，不如
做好自己擅長的部分，畢竟在這個領域裡，他還有想
拍的東西。「郭子健看完也覺得跟我以前的寫實電影
很不一樣，明明很寫實的題材，中間卻很光怪陸離。
創作就是這樣，如果我做一些百分百有信心、未做已
經知道會是什麼樣子的東西，我反而會懷疑自己。」
每個類型的電影，都不是順手拈來，輕輕鬆鬆就拍

出來，「我很尊重商業片導演，王晶、劉偉強、郭子
健、黃珍珍那些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你試下拍一部
人人都看、下下都有幾億票房的電影，起碼我不懂得
拍。」
這樣的張經緯，也值得佩服。

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張經緯總能將

平淡的故事拍得精彩。這種精彩不是來自電

影中有多少戲劇衝突或故事有多高潮迭起，

而是他擅於融合現實與幻想，在事實的根基

上毫不保留地呈現自己很個人、很獨特的感

覺。

從以音樂感悟人生的《音樂人生》，到以

小人物探討新移民生活的《一國雙城》，再

到剖析精神病患家屬心理狀態的新片《青洲

山上》，張經緯說故事的方式也愈來愈純

熟，並且每次都試圖以新方式呈現意念。

即使是像《青洲山上》這類被非牟利組織

委託的影片，他亦絕不屈就，自己的感覺、

想法行先，並戲言「不要老想着用電影表達

一些很老土的信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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